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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兆贵

“我剜到了！我剜到了!”儿时挖野菜的情景，总是最美好的

回忆。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春风送暖、草木萌发时，总

与村里孩子去挖野菜，带上小铲子、挎着小篮子或拎只网兜，没

铲子的就用手剜。所以，在当地，挖野菜的“挖”被叫做“剜”。

“剜”，在字典均有收录和注释，“剜”字有更加小巧、轻柔的感

觉，而“挖”则更具力量感、深度和广度。从挖野菜的姿势来看，

“剜野菜”更贴切。

清明前后，是挖野菜的好时候。在农村的麦田里、坡坎上

或房前屋后，鲜嫩的野菜旺盛地生长起来，此时的野菜新鲜爽口。

尤其是荠菜，生命力极强，分布极广，挖的人也最多，做法

更是简单，去老叶、留根须，洗净焯水后凉拌，像香菜根一样

耐嚼、可口，被民间冠以“菜根香”美名。“菜根香”一语，我

最早是见于明代作家洪应明所著《菜根谭》，其中说道：“咬得菜

根，则百事可做。”这是一句人生励志箴言，寓意在淡淡乏味的

菜根中有着无限真味存在。

再说苋菜，苋菜的叶子颜色有绿色、红色、暗紫色等，其

中红色叶子的苋菜，不仅是春日里的一道爽口菜，还象征吉利。

汪曾祺先生曾回忆，他的家乡过端午有吃“十二红”的风俗，就

包括这红色叶子的苋菜，其他的“红”有红豆、红枣粽子、红

心咸鸭蛋、炝红萝卜、红烧鱼肉虾等。类似以数字命名的美食，

就像系列景观一样，听着顺口又吉利，这也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大特色吧！

野菜大多美味爽口，但是马齿苋不受孩子们的青睐。马齿苋

在南北各地均有分布，手感滑不溜秋、黏黏糊糊，吃起来酸不

溜丢。可能唯有过去那段吃不饱的年代，人们才挖来填腹。

提到孩子们最喜欢的，当属蒲公英。蒲公英是春天最早醒

来的，它醒了大地就醒了，蒲公英开花时亭亭玉立，就像布满花

瓣的平顶伞，孩子们喜欢摘来吹着玩，彼时遍处都是漫天飞舞

的花絮，好不浪漫！大人们就会采挖回去，或晾晒配药或凉拌就

饭。

来南京生活后，才发觉周边地区的野菜品种属实多，有些已

纳入人工栽培和规模种植，故老南京人常常自嘲“南京人不识好，

一口白饭一口草”。人们还将一些人间草木的芽梢以“头”“脑”

相称，即头头脑脑都是菜，如：香椿头、豌豆头、小蒜头、马兰头、

枸杞头、蕨菜头、苜蓿头、菊花脑，统称为“七头一脑”。

苜蓿头，也叫“苜蓿草”。我早年曾在苏北一个部队农场服

役时，看到农场种植大片开紫花的苜蓿草，非食用，而是用作

绿肥。晚年时在一林场小住时，附近山丘到处可见绿色的苜蓿草，

清明上山挖一把苜蓿草，叶尖洗净，放锅里焯一下，加佐料拌两

下，就是一盘独特风味的野菜。如今，城里的人们生活条件好了，

每逢节假日就回乡下，采集野蔬，享受大自然赐予的味觉体验。

我便想，野菜与野草，乃至药草、毒草，原是先人们经过不

断的尝试和实践后，得到的宝贵结论，那么“神农尝百草”并非

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鲁迅称赞“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是勇士，神农氏、李时

珍、孙思邈何尝不是呢？我们能有享用不尽的舌尖美味，有治病

救人的中草药，与先人们无私无畏的探索精神是分不开的。

又到清明，让我们缅怀先人，感念恩情！

清明剜野菜

4 月 4 日，清明节。在这个回忆涌上心头的日子 , 我们不免缅怀那些逝去的亲人 , 感叹生命匆匆。然而逝者如斯 , 我们既然不能留住过往 ,
那就珍惜现在所拥有，向前看，往前走。本期，我们摘选 3 篇文章，聊聊儿时的趣事，想想陪伴童年的亲人！

文 / 任静
在乡间，几乎每家每户的小菜园里都有一

畦绿油油的韭菜。春天，鲜绿长满了菜园，刚

割一茬，另一茬又在春雨里葳蕤疯长。

清明时节，回到乡间老家，割一把肥嫩的

韭菜，细细切碎，拌上鸡蛋包饺子，满口生香，

仿佛能驱散体内集聚了一冬的寒气，让身体充

满了能量。

祖母健在时，常拿碎碗瓷片割韭菜，说是

少了铁腥气。她深深弯下腰，左手轻抓一把韭

菜，右手举着一块瓷片，距离韭菜根二指远，

快准狠地割下去，一把韭菜温软地躺在祖母

的掌心里，菜茬子还突突地冒出晶莹的水珠，

祖母赶紧铲一锨湿润的黄土覆上，就像是给

受伤的韭菜敷上一层药膏。

菜园子种一畦韭菜，餐桌上一年四季便

少不了韭菜，鸡蛋炒韭菜、油炸韭菜盒子，还

能做成美味蘸酱的韭菜泥。早些年，乡间不兴

吃火锅，许多人不懂得捣了韭菜泥当蘸料。祖

母却很擅烹调，祖父将羊头炖煮进大铁锅里，

祖母便割一把韭菜切末，用石捣蒜杵捣成韭

菜泥，加点作料，蘸着啃羊头，满屋子韭香，

混合着羊头的膻香味，味香十足。祖父回想时，

笑眯眯地说：“那种洋吃法，简直要惊掉村里

人的下巴！”

每个乡村总有自己的乡味。陕西梨家湾的

韭菜，总让我念念不忘。每次经过集市，远远

听到叫卖声如歌的行板：“梨家湾的韭菜，玉

瓦塬的蜂，贺家塬的瓜果，韩家塬的葱！”我

唯独熟悉梨家湾的韭菜，个头肥大，秆粗叶宽，

身长尺余，根白如蓝田玉，叶绿似翡翠。

梨家湾，顾名思义，应该有一湾好梨树，

春风习习，梨花胜雪，但是在梨家湾，最美的

却是韭菜。听老人说，自清朝同治年间，至今

已有二百多年种植历史，韭菜成了梨家湾的特

色蔬菜，味道鲜美，小有名气。

梨家湾的韭菜之所以广传盛名，得益于从

硷沟村里流出来的一股清洌泉水，被引到菜园

浇灌韭菜，加之园子土壤的得天优势，韭菜长

得格外茂盛，百步飘香，闻名乡里，已经成为

乡村振兴的一大支柱产业。

韭农们穿过韭菜地时，裤腿高高挽起，

高抬步、轻放下，唯恐不小心碰落韭菜上的露

珠。不远处传来一首“信天游”，高亢又嘹亮，

收获的喜悦之情响彻上空。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梨家湾的人，

自小饱览一片美丽乡野风景。春日里，途经韭

菜园，恍惚穿行在韭香之上。韭菜花浮动在一

片墨绿之上，摇曳一抹白，像雪花落在苍茫的

大地上。韭花的幽幽香，开在故乡的菜畦，是

百年传承的香啊！

文 / 陈敏慧
天空灰暗、小雨淅沥，又近清明。屋外冰

冷的细雨，仿佛将这片土地唤醒，雨色朦胧之间，

梦回奶奶在世时。

奶奶名唤姣香，出生于书香之家，自幼勤奋、

独立自强。她与爷爷从动荡年代携手走来，感

情深厚，正如诗词所写“同声若鼓瑟，合韵似

鸣琴”。

爷爷年轻时是一位酿酒师，奶奶在一旁打

下手，久而久之，她也耳濡目染，掌握了酿酒的

秘诀，“酒花越大，消散越快，浓度越高；酒

花越小越少，消散越慢，酒度越低”。

奶奶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型”妇女，她非常

看重孩子的教育。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

她同爷爷酿酒、喂猪、织布供家里开支和八个

孩子读书，她说，再苦再累，也要支持孩子们

完成学业。

为了增加家里收入，爷爷经常外出工作。奶

奶总是倚在窗边，时不时地探出头，远远望向门

前那条坑洼的小路处。屋内昏黄如豆点大小的

油灯下，映照出她翘首以盼的身影。爷爷回来后，

有时迫于生活压力而烦闷，奶奶安静地听完后，

安慰他，“日子总是朝前走的”。在爷爷的心里，

奶奶总是温柔而坚定。

在儿女们的眼中，她是一位善良宽容、思

想进步的母亲，从未与人有过矛盾争执。奶奶

告诉我们，人不应该被短暂的得失所左右，而

是应该以和为贵，以宽容为本。

每次听到或看到别人有难，奶奶总是第一

个伸出援手。过年时，她得知邻居家遭受火灾，

尽管自己家只有两块腊肉，也要分一块给邻居。

待尽享天伦之乐时，她每年都去关爱孤寡老人、

资助贫困家庭，还自掏腰包资助乡村道路建设，

支持她的孩子资助山区十几个孩子完成学业。

奶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她一直以共产党

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告诫后辈，要一心向党，为

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身力量。在她九十大寿

之际，当地老年协会赠予她“祥徵人瑞”牌匾，

我们这个四世同堂大家族也在奶奶的影响之下，

同住一个屋檐下“不分家”，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被当地政府授予了“模范家庭”称号。  

在孙辈的眼中，她是一位新潮时髦、坚强

乐观的奶奶。虽年事已高，但衣着干净精致，

气质大方温柔，让人不由自主地想亲近她。每次，

我们回家看望她时，她总是早早地等在家门口

迎接，见面时拉着我们的手嘘寒问暖，离开时

千叮万嘱，“注意安全，开车小心，常回来住”。

奶奶 95岁时不慎跌倒导致髋骨骨折，这对

于老年人来说，是致命的伤。医生说，老人年

事已高，手术存在风险，但她选择忍受巨大疼痛，

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犹记得，接受康复治疗后，她尝试着操作

电动轮椅，对我们开怀地笑，至今回忆起来，

那天和煦的阳光洒满周边，暖暖的……

梦忆奶奶
一畦春韭香


